上海三陪女學生的自述-人窮連起碼的自信都沒有
實習生 沈婭鑫
　　豆豆（化名）是上海一名牌大學的大三女生，在酒吧，她的“花名”是茜茜，已經有一年了，她是酒吧里最受歡迎的三陪女。
　　豆豆的妝化得很濃，眼神飄忽不定，臉色疲憊。在沉默了很久之后，她突然問筆者：“你受過窮嗎？”
　　“我家在安徽，媽媽下崗后跟姐姐在外擺攤。由于我們那里下崗的人太多了，下崗的人又大多都出去擺攤，所以我們生意很難做，收入少得可怜。我爸退休在家，每月也只有300多元退休金。為了供我來上海上大學，爸爸在路邊幫人家修自行車，他都快60的人了呀。我上大一回家過年，看見爸爸被晒得黑了好多，手上還磨出了很多茧子。晚上睡覺，我听到父母在爭論：媽媽說姐姐的婚事不能再拖了，爸爸說現在沒錢，無論如何，豆豆的學費不能動……當時我真覺得，不僅愧對父母，還連累了姐姐。從那刻起，我決心自己賺學費。
　　“開學后，我到一家酒吧去當坐台小姐。雖然此前很多人勸過我，這种地方去不得。可我當時想，坐台小姐可以在晚上做，我白天還能學習。況且我可以不出台陪客人。但后來……如果你也干過就知道了，陪客人出一次台比你當一個月坐台小姐賺的錢都多。以后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。
　　“我曾想過賺夠錢就收手，但是你覺得賺多少算夠？學費有了，我又想書費，生活費，住宿費。這些都有了，我還要為以后打算。其實，行有行規，干這一行也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收山容易回頭難。如果你決定退出這行，下次有難處再想回來做，這個行當就不接受你了。即使勉強再擠回去，你也混不開，因為老板不會再把‘好活’給你。就算跳槽，別的老板也不愿收留你，因為他們覺得你不會安心在那里工作，保不准哪天就出事。我就知道好多這樣的例子。所以在沒有穩定的工作前，我不敢輕易退出這行。
　　“我還想，若退出后我就徹底被這個世界拋棄了。我現在已經不在寢室住了，因為我的室友們‘怕’我，怕我身上‘不干淨’。沒人愿意坐我的床，她們還把自己的洗漱用品跟我的隔開放。也沒人敢跟我一起吃飯，只要我回來稍微晚點，寢室門就鎖上了，說是以為我不回來了。有一次一連下了好几天雨，好容易天晴了，我赶回去晒衣服，晒了一半，同室的薇薇回來了。看到我的衣服在架子上，她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到水房去晾了，可衣架上明明還有地方。我又把我的衣服往旁邊讓了讓，一會儿另外兩個室友回來，也拿起衣服往外走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淚直沖出眼眶。我叫住她們大聲說，咱們寢室還有地方晾衣服！然后我就把自己的衣服全拽了下來，沖出寢室，頭也不回地跑了出來。我跑上一輛公交車，心想隨便它開到哪里，只要帶我离開這儿。我在外邊走了好久，最后下決心跟室友們再進行一次深談。我回去時，寢室的門還是鎖上了，她們依然以為我不回來了。我們談了一會儿，几乎全是她們在對我進行抱怨，抱怨我從來不管寢室衛生，還總是回來那么晚影響別人休息等等。等她們說完了，輪到我說時，她們說：‘太晚了，明天再說。’我躺在床上，看著外面的衣架上面已挂滿了別人的衣服。后來，我就徹底搬出了寢室。有時想想，也不能全怨她們，至少，她們沒把我的事捅到學校。現在我沒有朋友，但在酒吧里，至少沒人嫌我，至少還有人陪我。如果我离開酒吧，只怕死了都沒人知道。
　　“我們家里不知道我在做這行，因為我們那里能考到上海的人太少了，沒人知道我在這邊的生活。我現在每月還能給家里寄些錢過去，他們問起來，我就說當家教掙的。我爸媽還挺自豪的。一直以來我都是他們的驕傲，所以我沒想過他們知道真相后會怎樣。我不敢想你，也不愿想。
　　“我并不開心。你知道我什么時候最失落嗎？在半夜，有時突然醒來，拉開燈，看到身邊那張完全陌生的面孔，想著我們剛剛做過的齷齪事，我會覺得自己簡直不是人！
　　“你問我有沒有談過戀愛，我說沒有你信嗎？我在大一時就有了男朋友。我們真的很愛對方，但最終還是分手了，因為我做的事。他現在在英國。我從沒想過在包我的人里找個人嫁，雖然我身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。畢竟我有文化，以后有了正式工作能養活自己。還有，我想攢夠錢也去英國。
　　“我也想過，變成現在這樣也有我自己的原因。還記得我問你的第一個問題嗎？人常說貧窮是一筆財富，可在我看來，它是一种災難。窮的時間久了，人會連起碼的自信都沒有了。你有過為了約會厚著臉皮向人借流行衣服的經歷嗎？你曾低聲下气問人借電子詞典查個單詞嗎？你有過為了節省几元錢找借口不參加室友們的Party，獨自躲在教室看電視的時候嗎？也許有些人不在乎這些，但我的性格很要強，我不想在任何方面輸給別人。“至少在我們那個圈子里，沒人瞧不起我，因為我有文化，而且外語又挺好，我的好些客人都是老外。我想，我宁愿別人在我背后說三道四，我全當沒听見，也不愿再听同學講：‘豆豆，跟我們一起出去吧，我替你付錢。’
　　“我也不知道在這行還要做多久，我想，在還沒有好的退路前，我不能退出。我還要攢錢去英國。”
